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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娱评

莫言回归创作状态推出新作

写写家家乡乡的的人人和和事事，，也也写写外外星星人人

““大大女女主主””戏戏别别把把女女性性塑塑料料化化

延续幽默诙谐风格

据了解，《等待摩西》是一
部现实主义作品，时间跨度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到当下，
通过柳摩西改名的人生经历，
描摹出中国社会和国人的观
念在这几十年间的变迁。《表
弟宁赛叶》和《诗人金希普》则
文如其名，比较幽默荒诞，讲
述了“莫言”两位表弟的故事：
宁赛叶心比天高，空谈理想，游
手好闲。金希普俗不可耐，专事
钻营。这两个伪文学愤青都自
诩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于是他
俩凑到一起，仗着表哥“莫言”
的名号招摇撞骗，引发了一系
列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

这些新小说虽然题材迥
异，但都保有莫言以往的语言
特点，幽默风趣又十分口语
化。如《表弟宁赛叶》开篇即写
道：“三哥，你不要自鸣得意，
更不要沾沾自喜，你不要妄自
尊大，也不要以为咱东北乡里
只有你有文学才能，我的表弟
秋生——— 笔名宁赛叶——— 外号
怪物——— 借着几分酒力，怒冲
冲地对我说。我知道你瞧不起
金希普，你这是犯了文人相轻
的臭毛病！我认为金希普的才
华远远超过你，他之所以没你
名气大，是他没赶上好时候，
他如果逢上八十年代那文学
的黄金时代，哪里轮得上你猖
狂！”

第一人称的纪实风格

被问到莫言的新小说与
其之前的作品相比有何变化
时，《十月》杂志副主编宁肯认
为，“新作采用了相对轻松的、

反讽的语言风格，能从中感觉
到莫言心态的放松，一点儿都
不绷着，特别松弛。其实这种
文风在他以前的作品里也有，
不过被包裹得比较深，不像现
在这么明显。同时，在表面的
放松中又有着他对生活敏锐
的观察。”此外，莫言这次发表
的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
是都采取了第一人称，从“我”
的角度来叙事，有着很强的纪
实风格。

宁肯说，传统小说关心的
是人物、事件，是作品所叙述
的内容，而这些小说则更关心
作者本人的创作过程。“莫言
在这篇小说中就谈到了他是
怎样写小说的，用了一种类似
非虚构、纪实的方式，让作品
显得不那么像小说，给人感觉
很真实。”

《花城》杂志主编朱燕玲
也表示，“莫言这次的新作品
延续了他自己的风格，有点
像人物素描，还是写家乡的
人和事，只是把时间放在了
当下的时代。文学能达到这

么现实、这么接地气的效果，
不是很好吗？”

小说永远不会封闭

在去年的某次文学座谈
会上，莫言曾谈到他创作的
基础就是现实生活。“纯想象
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即便你
写科幻也是基于你了解现实
世界的材料，还是要写人，写
人的感情。”他还透露，去年9
月和此次发表的这些小说大
部分是2012年春天他住在秦
岭脚下一个朋友家里时写
的，这恰好能够对照上《等待
摩西》中“找出2012年5月写
于陕西户县的这篇一直没有
发表的小说”这句话，证明他
的新小说的确有着纪实的成
分。

莫言进一步介绍，后来因
为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情，
把这些已经写好或正在创作
中的小说放下了。“当我重新
把这批小说找出来的时候，我
发现不能就这样发表，必须修
改。这些小说就像当年埋到地
下的萝卜和白菜一样，我们以
为埋下去它们不长了，其实它
们还是在生长的，萝卜长满了
芽子，白菜心里钻出了绿芽。
这几篇小说的人物都是有原
型的，5年的时间，这些原型人
物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一位
死了的突然活着回来了，一位
很落后的突然开上奔驰了，一
位很懦弱的突然干了一件惊
天动地的事。从这个角度来
讲，小说是能够成长的，而且
建立在故乡基础上的小说本
身是充满开放性的，永远不会
封闭。”

（崔巍）

2018年开年各大卫视电视
剧难出爆款，甚至“集体哑火”。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视频
网站风头渐起，以庞大的财力
购买或制作头部剧集，优质丰
富的内容慢慢促使观众收视习
惯改变，造成了电视台的尴
尬”；另一方面是因为往年开年
黄金期，大多数剧均以“古装”

“大IP”“大女主”为主。今年开
年剧不景气，与大众期待的两
部大女主古装剧（范冰冰《巴清
传》、周迅《如懿传》）没能及时
开播有关系。

这等于在说，能和“促使观
众收视习惯改变”的优质内容
抗衡的，就只有“大IP+大女主”
剧了。

的确，“大女主”剧在过去几
年中大剂量出现，《锦绣未央》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楚乔传》
《醉玲珑》等始终保有着巨大的
观众黏性。它们以各种粗朴的手

段，将女性强者的形象嫁接到仙
侠、宫廷、玄幻剧的梗概中去，制
造了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的励
志故事，在形式上提供了女性视
角。在中国女性的社会话语权和
家庭话语权扩张的年头，在女性
主义观点开始大众普及的年头，
这样的剧集对女性集体情绪提
供了一个出口。

改变“被书写”的历史，实现
“我在场”的状态，是所有女性主
义文化产品的诉求。在欧美，也
是上世纪60年代后，伴随着女性
主义运动四处开花，女性主义影
视作品开始井喷。但很明显，目
前流行的“大女主”戏根本沾不
上女性主义文艺作品的边。女性
主义文艺一贯是带有现实批判
的胎记的，但“大女主”戏大部分
选择以架空历史的方式来回避
当代，甚至回避真实；女性主义
文艺总是带着彻底打碎性别权
力结构企图心的，但“大女主”总
是与“玛丽苏”一体两面，不断通
过攀附不同的男性权力开外挂。

换句话说，“大女主”实际
上是女性主义的商业挪用，是
对女性主义的塑料化处理。但
恰恰是这样的剧型，在大众中

获得了稳定且庞大的观众，甚
至造成了不开播就会导致电视
台“集体哑火”的现象。

早些年韩剧承担了安慰功
能，通过制造一个站在食物链
顶端的男性拯救者，通过披着
爱情外衣的跨阶层婚姻，来“实
现”女性阶层的升级。随着女性
主体意识的逐渐提升，这个安
慰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灵
了。近期的“大女主”戏逐渐接
过了接力棒，并试图通过改变
问题的设定来安抚女性情绪：
如果改变性别权力结构不可
能，那么到底该如何在嵌入这
个结构中获得成功？

所以，既然生活困境是无
解的，那么就只能用艺术符号
称颂生活所缺乏的。一个面对
就业歧视、职场天花板、二孩后
失业危机的普通女性，可以在
电视剧里感受社会环境对女性
最大的“善意”；一个被要求达
成传统和现代双重成功标准的
女性，可以通过“大女主”感受
打破既定规则的快感。

泡一碗“大女主”的方便
面，都知道没什么营养，至少能
解饿。 （广萍）

继去年9月发表了短篇小说、组诗、戏曲剧本等几篇种类不同的新作后，近日莫言再度推出新
作，包括短篇小说《等待摩西》《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和诗歌《高速公路上的外星人》、《雨中漫
步的猛虎》等。看来自2012年夺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数年沉淀期已经结束，莫言正在渐渐回归创作
状态。

制作动画电影受到“妈妈粉”追捧

““金金龟龟子子””一一直直在在释释放放童童心心
文/片 本报记者 倪自放

还记得小时候那个每天在
电视里扮萌的金龟子吗？2月9
日，以金龟子的艺名陪伴80后、
90后童年时光的主持人刘纯燕，
携自己担任主创并配音的动画
大电影《金龟子》在济南做宣传，
受到了无数“妈妈粉”的追捧。

为什么会想到制作一部动
画大电影呢？刘纯燕说，在荧屏
上主持儿童节目近三十年了，陪
伴了许多80后及90后的成长，
给他们带去过很多快乐，“如今，
当年的80后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们希望用这样一部动画电影，
陪伴80后、90后以及他们的孩
子，将快乐延续下去。”

《金龟子》是一部集萌虫、温
情、勇敢、励志、益智、成长等诸
多元素于一身的动画电影。刘纯
燕说，影片讲述了乐观无畏的金
龟子始终不忘寻找黄金大峡谷
的梦想，也正是这种力量引领着
她克服种种艰辛，并团结带领其

他昆虫，用智慧战胜暴龙重获自
由的故事，笑点和泪点并存，“这
部动画电影耗时5年，用了60多
种昆虫形象，我们的口号是要让
家长放心，孩子喜欢。”

参与制作电影《金龟子》，当
然少不了亲友团的支持，值得一
提的是，刘纯燕18岁的女儿和老
公——— 央视新闻主播王宁也在
片中客串配音，“电影开篇有一
段解说是王宁配音的，同他在

《新闻联播》里严肃的播音风格
不太一样，非常诙谐幽默。”

时隔多年，年过五旬的刘
纯燕仍然戴着经典的蘑菇头发
箍，看上去“萌萌哒”。刘纯燕
说，演了20多年的“金龟子”，这
个形象不只带给了她很多快
乐，也让她能一直保持年轻状
态，“大概是一直在演‘金龟子’
释放童心，我到哪儿都特别快
乐。”刘纯燕自己都很难把自己
和“金龟子”区别开来，“它好
奇、善良，特别仗义，我就是它，
它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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